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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著拖住他的衣服游過去，那些生余的
鯊群，因為飽餐了同伴的肉對他們也失去了
攻擊的興趣，望望他們又游開了，南海漁人
把金蒲抓敢上一條大魚的屍體，金蒲孤取出
胸前的匕首，準備剖腹取魚嫖。

南海漁人卻將匕首搶過去笑道：
「有著這麼多的好材料，我們也不必抱

著魚驟浮海了，你表現了半天，現在瞧瞧老
夫的手段了！」

說著在水中忽上忽下，翻來滾去泅泳一
陣，已經剝下了一張大魚皮，丟在金蒲孤停
身的大魚屍體上！

過了一會兒，他又帶了許多零碎的魚骨
上來。

金蒲孤見了大不為解道： 「前輩這是幹
嗎？」

南海漁人一笑道： 「老弟以穿楊神射屠
鯊，我這個漁夫祇好露一手魯班絕技浮海！
」

說著將身上外衣撕破，做成許多繩索，
將那些魚骨捆紮起來，最後拿那張魚皮蒙上
去，成了一條魚皮輕舟！

金蒲孤一面讚歎，一面又懷疑地問道：
「這魚皮做成的船可以渡海嗎？」

南海漁人大笑道：
鯊皮是最堅韌的一種皮革，許多名劍寶

刀都是利用它來製造刀鞘，這艘魚船不僅可

以浮海，而且水火不侵，劉素客再用火攻也
無法傷到我們了！」

說著將小舟放入水中，果然極其平穩，
他招呼金蒲孤跳了上去，又割下兩片魚翅作
漿，在曙色蒼茫中，破浪而去。金蒲孤望著
後面海上還飄浮著不少魚屍，以及被血染紅
的海面，不禁微感不忍道： 「我們雖然逃脫
兩條命，卻殘害了幾百條生命……」

南海漁人一笑道：
「世界就是這個樣子，弱者滅亡，強者

生存，我們若不殺死它們，現在一定在它們
的肚子裡慢慢消化呢！」

金蒲孤默然不語，南海漁人又笑道：
「劉素客一定想不到我們會利用這個方

法逃生的，或許他現在正在為我們葬身大海
而慶祝呢！」

金蒲孤仍是不開口，心中為著昨夜的屠
殺而感到內疚。

南海漁人笑道：
「老弟不必為這些死去的畜生難過，他

們在海中橫行霸道，就像是陸上的虎豹一
般，除惡務盡，我要是你的話，連那些未死
的都不放過，多殺一條惡鯊，也就是保全許
多無辜的小魚免受迫害，它們若是解得人
言，一定會對你表示由衷的感激！」

金蒲孤總算被他勸動了，微微一笑道：
「我也曉得這些凶物實有取死之道，但是總

覺得有些不忍心，這或許是我的天性使然，
我初次離師下山，利用金僕站長箭先後射殺
十六凶人，心裡一直不安，他們雖然作惡多
端，卻與我素無仇隙……」

南海漁人一笑道：
「當殺則殺，這才是俠義本分，假如每

一個死在你手中的人都必須是你的仇家，你
就不配稱得上這個俠字了……閒言少敘，你
看前面那一片黑壓壓的山影，就是崇明島
了，我們還是準備登陸要緊！」

金蒲孤放眼望去，但見朝陽中一片山
影，不過才像臉盆大小，怔怔地道：

「崇明島祇有這麼一點大……」
南海漁人笑道：
「崇明島大得很，隔著幾十里水面，你

自然不覺得，等你到島上，就知道它不比一
城市小，崇明散人住在島的西端，我們是在
那一邊登岸？」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 「我們直接往西面
去！」

南海漁人一怔道： 「我們是明訪還是暗
探？」

金蒲孤道；
「劉素客已經比我們先了一步，不管他

與崇明散人是如何見面，明訪對我們總不是
利，自然是暗探為上策……」

南海漁人奇道： 「既是暗探，我們總不
該避開正面，怎麼反而直闖而去呢？」

金蒲孤微笑道： 「崇明散人在那一面佈
置最嚴？」

南海漁人睜大了眼睛道： 「自然是西
面，那是他海底水晶宮闕所在地……」

（九十五）

「但是，光憑琴繪女士這樣柔弱的婦人，
是否真的能殺死日下部先生呢？我想，就算她
惱羞成怒、忘記事件前後發生的事情，可是仍
然會按照日下部先生所要求的去拿戒指來
吧！

「是的，琴繪女士一定是離開過房間去拿
戒指，否則這枚戒指就不可能出現在這個房間
裡。因此，在這段期間，這間房子就房門大
開，而且房間裡祇有日下部先生一個人。」

「啊！」
神尾秀子呻吟一聲，一時重心不穩，踉踉

蹌蹌地碰到放在桌上的月琴，月琴整個掉落在
地上。

沒有人去拾那把月琴，大家祇是靜靜地看
著金田一耕助和神尾秀子。

「當時，任何人都可以趁琴繪女士不在房
間裡的時候闖進來，並且繞到日下部先生的身
後殺死他。我想，死者臉上之所以保持著平靜
的笑容，是因為他認識進來的人吧！

「此外，我想凶器大概也不是這把月琴，
而是其他的東西。祇不過兇手在擊斃日下部先
生之後，故意再用這把月琴重擊死者，並且趁
琴繪女士回來之前，逃出這個房間，直到毫不
知情的琴繪女士拿著戒指回來……」

「但是……但是，金田一先生！」
神尾秀子緊緊捏住毛錢袋，神情痛苦地問

道：
「當我聽見琴繪小姐的慘叫聲，趕到這裡

的時候，這扇門確實已經上了兩道鎖呀！」
「是的，我想琴繪女士大概是以為屋內祇有

自己和日下部先生兩個人，所以才下意識地把門關起來，並且上
了銷。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離開的這段時間，房間內發生了這麼可
怕的事情，所以等她轉身發現日下部先生的樣子有些奇怪時，又
看見了桌邊沾滿鮮血的月琴……於是她拿起月琴，而她手上的戒
指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滑過月琴的裂縫裡去的。

「琴繪女士在驚嚇之餘很快昏倒了，等她恢復意識之後，卻
把病發當中自己所做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就連她走出房間拿戒
指、回來立刻領門的事也忘了。於是，她相信自己就是殺害日下
部先生的兇手。」

神尾秀子的面色慘白，她的臉因痛苦而扭曲變形，額頭上還
滲出豆大的汗珠。她面向金田一耕助，一步一步朝長椅倒退，渾
身就像暴風中的樹葉搖擺不已。

不久，神尾秀子貼著牆壁問道：
「那……那麼……金田一先生，你知道殺死回下部先生的兇

手究竟是誰嗎？」
神尾秀子左手緊緊握住毛線袋，右手伸進袋裡，兩隻眼睛就

好像要噴火一樣。
「是的，我知道。」
「那、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深愛著琴繪女士，不願意把琴給女士拱手讓給別人
的人。」

「啊！」 （一四一）

欲待叫我家大小姐、二小姐去說，他二人挨送沒趣，又不服
氣。再說你是小姐的貼身心腹丫環，他的性情你總知道，所以叫
你出來。可曾聽見我方才吩咐的一番話？你可回房向小姐細細說
知，並叫小姐將自己年庚寫出來，好等下聘日期騰在喜書上回禮
的。你好好回小姐說去罷。」

如媚答應下來，退出中堂，一路暗想： 「裴爺這番大變動好
不令人奇詫，叫我怎好對小姐去說？小姐的心事我豈不知？小姐
聽見此話，不知如何著急，必有一番大風波呢。若隱忍不言，裴
老爺當真做下此事，要向我討小姐年庚，叫我何以回答？且趁此
時相府未曾下聘，叫小姐早早打點，或可挽回。噯！怪來怪去，
祇怪小姐老實，就允了宣府這頭親事，完卻心願卻罷了，又為什
麼拿班做勢，怕的什麼 『無私有弊』，回斷了裴府兩位小姐，怎
怪裴老爺今日借口將小姐另許婚姻？小姐呀！不知你將此事怎麼
處呢！」

想著已到自家小姐房中，正見寶珠午睡方才起來，問道：
「如媚，我方才喚你半日，你往哪裡去的？」如媚道： 「是裴老

爺喚婢子到中堂去，有話吩咐的。」寶珠道： 「裴老爺吩咐你什
麼話？」如媚道： 「小姐不要生氣，婢子方敢直言。」寶珠笑
道： 「裴老爺乃我救命的恩人，他吩咐你的話，我有何氣可動？
自且說來。」如媚就把裴爺吩咐的話一字不曾隱瞞，細對他小姐
說了一遍。列位，你道裴爺當真將寶珠與蔣相對親嗎？裴爺雖是
風流司寇，卻一生剛方正直，怎肯聯姻奸相？這又是巧試寶珠之
心堅也不堅。寶珠要算聰明女子，也參不透裴爺的機關。今聽得
如媚一番言語，由不住一陣心酸。兩眼一翻，氣咽胸膛，一交暈
倒在床上。唬得如媚急急向前，扶住了小姐身軀，掐住人中，即
喚如鉤取薑湯來。如鉤答應，飛星取了薑湯到來，跪在床邊，用
耳挖撬開小姐的牙關，慢慢用茶匙挑了幾挑薑湯送在小姐口中。
歇了一會，小姐方才甦醒過來，歎了幾口氣，哭啼啼叫著自己的
名字道： 「苦命的寶珠呀！與其今日如此，何必當初又救我於波
心，多此一番贅瘤？哎！這總是我的生來命苦，不怪別人。與其
生在世上活活現形，不如是赴九泉倒也乾淨。」說罷，放聲大哭
不止。

如媚勸道： 「小姐不必傷心，事還未成，打點主意要緊。」
寶珠哭道： 「我有什麼主意？唯一死便完事了，還打點什麼！」
如媚到了此刻，見事關緊要，不得不向小姐說明，便將花園送
茶，道見宣生，與他一問一答的話說了。 （四十四）

「你說什麼事情這麼巧？」正在喝湯的歐
厚德，聽見女兒的話反問道。

「噢，沒有。」
歐嘉芝搖頭否認，沒再說什麼。或許

是因為平安夜的時候，太多人都過度放鬆
心情去狂歡，所以車禍率才這麼高吧。

「這麼大的事，怎麼沒看到新聞有報
導？」這種某某企業家第二代不管發生了
什麼事情，一向都是晚間新聞的最愛。

「宇宙集團封鎖了消息，不讓外界知
道，以免一堆狗仔隊跑來打擾病人休息。」

喔，原來如此。
「那麼，爸，那位昏迷的總經理醒過

來的機會大不大？」莫名地，這個人引起
了她的關心與好奇。

「嗯，還需要再觀察。他表面的外傷
大部分都好了，但卻仍是昏迷不醒，醫院
的醫生們全都很傷腦筋。」

「會不會是他腦部出事，成了植物
人？」

「機率很小，醫院稍早前替他照過了
腦部斷層掃瞄，報告出來完全正常，他就
像是睡著了一樣。」

這一點也是醫師團隊們百思不得其解
的一點。

「我想，或許是他的靈魂迷路了，所
以一時找不到回家的路吧。」歐嘉芝開玩
笑的說。

她想起了小時候最愛看的殭屍片跟鬼
片。

歐厚德看她今天心情還不錯，覺得該
進入正題了。

他清了清喉嚨， 「女兒，爸有件事要
跟你商量。」

「什麼事？」咬掉最後一口鹵排骨，
她的體力好像恢復了一點點。

「你知道，我跟你阿姨已經在一起很
久了……」聽到這裡，歐嘉芝蹙緊眉，停
下所有動作，正視著爸爸。

他們父女話題裡最大的禁忌，就是提

到她的阿姨，也就是媽
媽的妹妹、爸爸的小姨
子……以及爸爸現任的
女朋友。

「然後呢？」放下
手上的筷子跟湯匙，歐
嘉芝拿起水杯喝水，眼
神飄開，假裝不在意。

「所以……我想跟
你阿姨求婚。在求婚之
前，我想先讓你知道這
件事。」

歐厚德歎了一口
氣，他知道女兒一定不
開心，但是靜菱跟了自
己這麼多年，他們年紀
都不小了，也該給她一
個名分了。

爸爸的話，猶如在
她心裡投下了一顆炸
彈，她真不該來看病
的，這個病好像愈看愈嚴重了。

緊緊握住水杯，她覺得自己的頭又
痛了起來。

「嘉芝？」歐厚德看到女兒的臉色似
乎不怎麼好。

「爸，我頭好痛，先走了！」
歐嘉芝幾乎是落荒而逃的離開，從醫

院回自己公寓的路上，她的腦袋裡一直轉
著爸爸的話。

求婚？他要跟阿姨求婚了！？
刷卡進到屋子裡，歐嘉芝立刻到廚房

替自己倒了一杯溫水，然後從袋子裡拿出
醫生開的感冒藥，機械化的吞藥、喝水。

藥吃完了，她面無表情地脫下大衣、
圍巾、套頭毛衣、牛仔褲……直到全身祇
剩一條底褲，然後再穿上小可愛跟一條清
涼短褲。

著裝完畢後，她默默地爬上床，窩進
已經冰涼的棉被裡。 （四）

在郊外公路上，最使她們騰躍不已的，是遇
上了十來輛正在私下進行賽車的車子，賽車的全
是不倫不類的小伙子，看到了她們，還想捉弄她
們，結果自然慘不堪言，甚至有五輛車子要進廠
大修，十來個人，祇怕沒有一個不受點傷的。

所以，當她們趕到海灣，看到費力醫生的研
究所時已經將近天明了。

她們把車子停在山邊，有一條山路通向研究
所，山路口有鐵門攔著。

鐵門雖然高大，當然攔不住她們。
她們一掠而過，在接近建築物時，還有一道圍
牆，保安設備相當好，她們預期會遇到隻狗，可
是卻沒有。

越過圍牆之後，已可以面對海灣，四週圍靜
得出奇，除了有韻律的海濤拍岸聲之外，沒有別
的聲音。整幢建築物，也是黑沉沉的。她們走進
去，發現建築物的面積相當大，前後左右都有門
（繞建築物一週，大約二百公尺，對她們來說，
祇是一掠而過而已），她們試了試四道門都鎖
著。

打開相當複雜的鎖，並不是她們的專長，所
以她們並沒有多花時間去弄開門，而是縱身，從
外牆，迅捷地攀上了二樓，隨便揀了一扇窗，把
耳朵貼上去聽了聽，一點聲響也聽不到，就小心
把玻璃拍破，伸手進去，打開了窗子，躋身進
去。

她們兩個人，還有一個十分特殊的本領：她
們在一個幾乎密不透風，也終年黑暗的怪屋子中
長大，眼睛特別適應黑暗（和她們一起在那幢怪
屋子中長大的那夥人，都有同樣的本領）。

所以，雖然為了小心起見，她們也從戈壁沙
漠那裡，借來了紅外線眼鏡，可是並用不上，就
可以看清楚房間中的情形。

毫無疑問，那是一間實驗室，相當大的房間
正中，是一張大的桌子，桌上有著許多架子，放
著各種各樣的儀器和形狀大小不同的瓶子。

這時，兩人心情十分興奮，心中都在想。真
妙，偷進了一間實驗室，就像是在小說或電影中
看到的實驗室一樣，一下可以有新奇的趣事發
生。

當然，她們並沒有忘記此行的任務，所以他
們立即注意到了靠牆的一排櫃子。

櫃子是金屬鑄的，齊天花板高，一個一個櫃
門，看來倒有點像火車站中的貯物箱。

要是有什麼有關實驗的文件，那當然應該放
在這種結實的櫃子中，所以，她們一起來到了櫃
子前。她們是同卵雙生女，這樣的雙生女，有著
極其高妙的心意相通的現象。

所以，在很多情形之下，她們的行動。完全
一致。這時，她們一起抓住了其中一個櫃門的門
柄（全然是隨便順手，而沒有經過任何選擇），
向外拉了一拉。

她們在這樣做的時候，並沒有期望可以把櫃
門一下拉開來，反倒是心中在想：要打開那麼多
櫃門，相當費事，看來還得再來一次，到戈壁沙
漠那裡，弄幾柄百合鑰匙來才行。 （十九
）


